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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同行·同志
──参加钱学森学长授奖仪式有感

○ 文 / 张维

1981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方毅（左一），

张维（左二），钱学森参加

清华大学70周年校庆

文化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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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同志是当代中国科技界有突出贡献的杰出

代表。他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

级英雄模范奖章，当之无愧。我有幸参加授奖仪式，

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当我接到参加授奖仪式的请柬

时，喜悦的心情使我联想起学森同志和我70年来相

识、交往的漫长过程。想一想，我们的交往分为三个

阶段，可以用三句话、十二个字来概括：幼时同窗；

中岁同行；老年同志。

幼时同窗
那是1920年，我由北京旧帘子胡同市立小学转入

北京女师大附小（即现在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三年

级学习，和学森同班。他在班里，品学兼优，自不待

言。就是在课外我们一起玩游戏时，他也是善于开动

脑筋想办法胜过他人。记得当时小学生中盛行一种游

戏是扔纸镖，看谁扔得远。纸镖是用一张方纸，依对

角线折成一个长而尖、像箭似的飞镖。每次比赛，学

森的镖总是飞得比别人远而取胜。原因就是他非常仔

细并精致地折叠纸镖，使它对称而且折缝平整，因而

飞镖掷出去，飞得平稳且远。从这一小小游戏，就看

得出他从小在做一件事时，总是很用心思考，想出科

学的方法以达到目的。

回想起来，也许从那时候起，在学森的幼年心

灵里，就种下了后来他从事火箭事业的种子。这种科

学认真、超越他人的态度和志向，大概也是他后来在

研究空气动力学和火箭导弹方面取得创造性成就的基

本原因之一。

后来，因为学森学习成绩好，跳班了。到高小和

中学时我们同校，他就比我高一班，应该说他是我的

学长。

巧合的是，我的爱人陆士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空

气动力学教授，1986年病故）在北京师大附小（现在的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读高小时，和学森同班；士嘉在北

京师大附中读初中时，和学森是同年级但不同班（男女

分班）。他们幼时先后同窗了五年。因此，我和士嘉都

是学森学长幼时的同窗，后来我们两家成了莫逆之交。

中岁同行
到了三十年代，学森、士嘉和我先后都到国外去留

学深造。学森去了美国；我先去英国，后转德国；士嘉

去了德国。

学森在美国起初攻读航空工程，后专攻应用力

学、高速空气动力学。我出国时，也由土木工程改学

固体力学。从力学领域角度来看，应该说他和我搞的

是同行。而士嘉在德国攻的是空气动力学，因此她和

学森也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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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

的十多年里，虽然我和学森学长

远隔重洋，但是我经常从国际学

术刊物和文献上阅读到他发表的

论文，知道他在固体力学和流体

力学两个方面均做出了出色的研

究成果，我心里由衷地佩服，并

以有在学术上这样高水平的中国

同胞、又是老同学为同行，而感

到兴奋和自豪。

学 森 学 长 在 当 代 力 学 大 师

冯·卡门的指导和合作下，总是

选择和抓住当时学科发展中最前

沿的科学课题，用巧妙独特的方

法予以解决。例如，在薄壳失稳

问题（这与航空体、飞行器的设

计密切相关）的研究中，当时通

用的“线性理论”与试验结果相

差很多，因此被国际学术界认为

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疑难问题。而

学森却大胆地运用当时很少有人

涉猎的“非线性方法”，创造性

地建立了薄壳非线性失稳理论，

从而将壳体力学理论向前推进了

一大步。在四五十年代，学森学

长不断在发展高速空气动力学、

工程控制论和创立物理力学这一

力学新分支等方面，做出了许多

创造性的科学贡献。他所表现出

的那种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不

断开拓的治学精神，就更是我们

同辈人十分钦佩的学习榜样。

士嘉和学森不仅是同行，而

且他们之间还有学缘上的特殊关

系，说来颇有一番情趣。学森是

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得意门生和

亲密合作者，而冯·卡门则是被

力学界称为“空气动力学之父”

的卢·普朗特教授的最早的研

究生。士嘉在德国留学时，是普

朗特破例接受的唯一研究生，也

是他指导培养的最后的研究生之

一。因此，应当说，冯·卡门和

士嘉在学缘上是同门弟子，都是

解到，学森早在留美期间，就已

经阅读过《反杜林论》、《资本

论》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使

我内心感到自愧弗如。

建国后，我们在国内学习马

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机会和条件，

要比学森在异国艰难险恶环境中

的机会多得多，条件好得多，但

我却没有像他那样认真而系统地

学习的精神。尤其值得我向学森

学长学习的是，他总是非常自觉

地提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观点和方法，来指导科学技术工

作。在他近五年担任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主席期间，我任副主席，

更是有机会经常听到他对各项事

物所作的富有哲理、逻辑严密的

见解和分析。可以说，他在科学

技术界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

学方面，是带了好头的，起到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方面，

也正是我自己的一个弱点，今后

我还要好好向学森学长学习。

正如学森学长在授奖仪式上

的即席讲话中所表达的那样，他

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

科学、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

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整个的知

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

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今后的

抱负是要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

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这种

高瞻远瞩的雄心壮志，真是令我

佩服钦慕之至。这也充分体现了

学森学长爱祖国、爱社会主义之

深！我预祝他在今后的研究事业

中继续取得成功。我愿跟随其

后，尽我绵薄之力，在自己的研

究工作中继续奋斗。

钱学森学长不愧是当代中国广

大知识分子的楷模。他是我乃至广

大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本文写于1991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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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朗特的学生辈。所以，后来在

学森回到祖国后，我们两家在

时常互访时，我曾戏言说；“学

森兄，你应当称呼士嘉为师姑

呢！”大家都笑了，我们都为老

同学成了同行而高兴。

1945年夏欧战结束时，学森

随同冯·卡门参加美国军需考察

团，七月间赴德考察法西斯德国

研制Ｖ—2等火箭和流体力学的发

展情况。那时年迈的普朗特处于

被讯问的地位，普朗特、卡门、

学森这三代人曾有过意味深长、

颇为尴尬的“特殊会见”，普朗

特回答了身着美军军官服装的卡

门和学森有关德国战时研究情况

的讯问。事后一天，普朗特告诉

士嘉：“你们的同胞钱博士也来

了。”当我们知道老同学到德国

来了，非常高兴，就对普朗特说

我们想见到他，但是普朗特说他

已经离开这个城市了。我们都为

此感到遗憾。

直到1947年夏秋间，学森从美

国回到上海探亲、结婚，并到北平

来清华园看望我们时，我们间隔20

多年才重新见面，彼此叙旧畅谈一

番各自的经历和往事，十分欢畅。

我们都兴奋地说：“老同学又成了

同行！”但那时，学森对国民党反

动政府忙于打内战，科研人员无所

事事，感到很失望。于是他又到美

国去了。

老年同志
1955年秋，学森经历了美国

政府长达五年迫害和软禁，在中

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下，冲破重重

阻碍，终于回到了新生的祖国。

之后，由于我们是幼年同窗，

进而同行，见面接触的机会就多

了。五十年代后期，他、士嘉和

我先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

为同志，在多年的交往中，我了


